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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随着计算机及网络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而突飞猛进，对社会各个层面都产生着深

刻影响。对于科学传播而言，人工智能正从技术驱动和深度交互两个维度对其进行着跨世纪的构建：一方面，

人工智能以技术层面的革命，驱动科学传播实现以受众需求为发展内在动力的根本性变革；另一方面，人工

智能在传播主体的大数据化、传播媒介的网络化、传播内容的个性化等方面实现着科学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众

的深度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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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举办的“如

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学术会议上，麦卡

赛、明斯基、罗切斯特和香农等学者首先提出

了 人 工 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这 一

概念，即能有效地部分或全部替代人类完成理

解、识别、分析、决策等功能的机器智能。从

此，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应用开始进入人类社

会，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

纪，随着计算机及网络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而突

飞猛进，对社会各个层面都产生着深刻影响。

作为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科学普及

被认为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两者是实现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两翼。人工智能时代

的到来，正在从技术驱动和深度交互两个维度

构建新时代的科学传播。

1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传播
1.1 科学传播的概念

最早提出“科学传播”这一概念的是英

国学者 J.D. 贝尔纳（J.D.Bernal），他在 20 世

纪 30 年代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中第十一章，将科

学 传 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分 为 科 学

出版物的职能、国际上的问题、个人接触的

重要性、科普工作四个部分展开讨论 [1]，强调

科学家面向公众的科学交流的问题。

当然，在中国，科普与科学传播概念事实

上存在相互交叉，但两者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

还是在实践运用中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冲突与矛

盾。国内专家刘兵教授专门撰文，对科普相关

概念的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与讨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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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五 四 运 动 以 来， 振 兴 中 华 就 离 不 开

“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它

们是实现中国梦的必备因素，当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民主”，因此，

科学传播被界定为“在传统科普的基础上，

强调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之间‘平等’与‘互

动’，强调科学精神的弘扬和民主理念的启

蒙”[3]。笔者认为，这样的界定更符合新时代

的中国科学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需要。

1.2 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传播

2016 年，谷歌旗下 DeepMind 公司开发的

围棋软件“阿尔法狗”（AlphaGo），连续战胜

世界顶级选手李世石和柯洁，这一震惊全球

的事件标志着在围棋这一人类发明最为复杂

的游戏之一上，人工智能已经逼近人类的智

能。虽然“阿尔法狗”这种专用或特定技能

的人工系统运用，在技术上还属于弱人工智

能，但从发展趋势而言，人工智能的应用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深度进入人类社会。

在基础理论突破、信息环境支撑、经济

社会需求拉动的共同作用下，数据、算法和

算力等关键技术要素大幅度提升，具有自我

意识并达到人类智慧水平的强人工智能将得

以诞生，并能广泛地在各行各业进行渗透和

应用，并对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产

生重大影响。同样，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会对

科学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 [4]。本文将从技术驱

动和深度交互两个维度，诠释人工智能时代

的科学传播。

2技术驱动：以受众需求为发展内在动力的
科学传播

2.1 技术嵌入 : 优化科学传播的结构要素

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技术威力 , 技

术不再仅仅是被科学传播加以运用的工具 , 而

是深度嵌入科学传播整个过程 , 并在一定程

度上优化的科学传播的结构要素。首先，快

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嵌入并应用到科

学传播的顶层设计中。在与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紧密相关的科学传播战略规划和实施

纲要的顶层设计上，人工智能将有效地支持

领导宏观决策和专家咨询建议有机结合，使

战略规划和实施纲要更具有前瞻性、科学性

和可行性。其次，在科学传播的实践中，人

工智能技术的嵌入，将人工智能技术的边界、

影响力和价值不断在科学传播实践中拓展，

形塑了新的科学传播发展逻辑，使更有效的

传播技术与特定的传播目标紧密联结，以一种

全新方式，促使目标与技术二者相互服务。最

后，人工智能嵌入科学传播，促使技术要素与

其他要素叠加组合，从而具备更强的变革推动

力。传统科学传播存在对最新科学与技术发

展、民众的最新需求等反应较为迟钝的问题，

将通过人工智能的嵌入得到有效解决，这使科

学传播实践变得更敏捷、智能与亲民，科学传

播实践将变得更具技术含量和技术敏感度，更

受民众欢迎，将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活动。

2.2 技术驱动：促进实现以受众需求为发展内在

动力

受众的需求，是科学传播发展的不竭动

力，但如何满足受众需求，一直是各国和地

区科学传播事业发展遇到的瓶颈问题。人工

智能的飞速发展，为技术驱动促进实现聚焦

受众需求为发展动力的科学传播实践奠定了

基础。具体而言，一是人工智能重构科学传

播知识库。人工智能会根据受众搜索科学与

技术知识的频率，自动将全覆盖知识库与高

频知识库进行对比。从知识库的整理难度、

必要性和知识的使用频率的角度出发，通过

前期数据分析出高频咨询模块，在收集受众

关注的各专业的高频问题并与答案进行一一

匹配的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学习，将受众

关心的科学技术问题与知识架构进行汇总，

从而重构科学传播知识库。二是人工智能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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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实现可持续性动态更

新。传统的科学传播从保证科学技术知识的

权威性和准确性的角度出发，审核更新速度

因受到人力物力及审核流程限制而比较慢，

往往出现刚刚更新又落伍的情况，远远不能

满足受众对科学技术知识日新月异的需求。

人工智能通过智能推送，帮助科学传播实现

可持续动态更新：首先，人工智能通过模糊

问题的关联性与问题回答率的角度对比来充

分了解受众需求；其次，根据受众的需求精

确回复答案；最后，通过人工智能学习来更

新知识库，更新后知识库可以为同样问题的

咨询者提供准确答案，这样又提高了受众的

科学传播参与度，从而形成了科学传播以满

足受众需求为核心的内在发展动力及受众参

与的可持续动态发展模式。

3深度交互：科学传播中重构传播者与受
众“主体间性”

3.1 深度交互：人工智能全程构建

随 着 机 器 学 习（machine  translation）、

深 度 学 习（deep learning）、 自 然 语 言 处 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和 计 算 机 视 觉

（computer  vision）等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

在逐步促进科学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

深度交互。特别是随着语音识别、图像识别、

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认知自动化技术、

认知预测技术和认知参与技术的进步 [5]，人工

智能将逐步具有类似人一样的“听懂、看懂

和思考”的能力，这将改变科学传播实践中

科学传播者与受众的交互方式，通过人工智

能全程构建，对提升科学传播效率、提高科

学传播质量、拓展科学传播的服务渠道和提

升受众的满意度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通过人工智能全程构建科学传播，传播

者与受众之间将实现高度的耦合性。一方面，

人工智能为科学传播的传播者提供了高度智

能化的技术工具，人工智能技术相比于传统

的科学传播者，优势在于能以受众需求为牵

引实现自学习、自适应和自服务。人工智能

利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深度学习和自然

语言处理等认知技术，对受众需求的科学知

识和技术知识等进行动态和可持续的训练、

学习与模拟，建设科学传播互动系统、人工

智能语音视频处理系统、交互机器人服务终

端、虚拟智能服务空间等，形成科学传播新

形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为科学传播者与

受众深度交互提供了实践场域和发展基础。

在传统的科学传播实践中，科学共同体作为

科学传播的主体，知识通过电视、广播、报

纸、杂志等媒介单向度地传播给作为受众的

普通民众，即使当代有了互联网和自媒体的

帮助，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受众“欠缺模型”

的局限。但人工智能的全程构建，将颠覆原

有的科学传播运作方式，极大提升科学传播

的运作效率。当人工智能与科学传播融合时，

科学传播者就拥有了不断动态提升的智慧，

对受众需求的深度了解学习，可为每个人提

供“所想即所得，所得即所想”的个性化科

学传播应用服务。  

3.2 主体间性：人工智能重构传播者与受众关系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源

于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他 在 其 专 著《 笛 卡 尔 式 的 沉 思 》（Cartesian 

Meditations）中指出 :“那个自身最初的存在，

即那个先于并孕育着每一种现世客观性的存

在，就是先验的交互主体性，是以各种不同

的方式使自身群体化的单子大全。”[6] 胡塞尔

提出“主体间性”的目的，是消解滥觞于柏

拉图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用本质构

建融合自我与经验意识，当“我的世界”兼

容“客体世界”时，客体也从属于“我的世

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隔绝得以消融。

在科学传播的发展历程中，科学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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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通公众之间构建了客观存在的“主 - 客

体”关系，即使是当代的公众参与科学传

播阶段，以科学家为核心的科学共同体依

然是拥有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主体，普通

公众还是需要获取科学技术的客体。而到了

强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实现的时代，借助人工

智能强大的数据搜寻、识别和分析能力，普

通公众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取自己需要的、浅

层的科学技术知识，不再被视为原子式的个

体以客体呈现，而是与科学共同体初步建立

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构建主体与主

体间的共在。人工智能对人类实践具有解放

（relieve）、 分 解（split up）、 取 代（replace）

和增强（augment）的促进作用，构建了科学

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众的“主体间性”。在人工

智能构建的科学传播实践中，“解放”是由人

工智能技术接管科学传播受众所需要的科学

与技术知识及数据搜索、记忆等常规化工作，

解放科学共同体以专注于更高价值的任务；

“分解”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分解科学传播实践

具体任务或业务流程，并尽量地自动化处理，

让人力专注于监督自动化工作；“取代”是由

人工智能技术完成科学传播实践中，那些具

有相同结构的重复性任务、遵循简单规则的决

策任务及有限可能结果的任务等；“增强”是将

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力技能的优势相结合，由人

工智能更有效地完成科学传播原本难以完成的

任务。

4结语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正从技术驱动

和深度交互两个维度对科学传播进行积极有

效的建构，我们在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技术

对科学传播积极效用的同时 , 也要改变传统科

普的理念，制定有效的科学传播政策，以及

构建相应的法律框架、技术标准和伦理准则

以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要逐步实现把时代及受众需求引领的科

学创新、技术创新作为驱动力量，拓展科学

传播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范围及路径，实现

由科学传播“适应”人工智能向科学传播

“驱动”人工智能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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